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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蒲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选摘




 -
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解读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项目和这些解放实践，通过思考加倍和强化它们，以一种可以称之为自由意志主义的人的方式。这篇文章的独创性可以概括如下：表明通过感官、情感和符号获得的知识——这种被偏见和想象所支配的混乱和错误的知识，常常使我们陷入愤怒、爱情、仇恨、怨恨，最终沦为奴隶——也可以构成充分了解世界的起点和我们解放的手段(事实上，这是唯一的手段)。对斯宾诺莎的理想主义或政治解释将人类的解放赋予了纯粹的推理能力或”政治”想象力，将其从”自然”起源中清除，而对斯宾诺莎的自由意志主义解读则假定了一种相反的解放运动，这种运动植根于自然的力量，人类从这种力量中产生，并且永远不会停止在我们内部的活动，对我们的利益和不幸，对我们的压迫和解放（到这里中断了，翻译问题）（p57）




 -
对于德勒兹的《斯宾诺莎》来说，它始终是一个在存在本身的层面上行动的问题，在真实的模糊的构造中，正如德勒兹告诉我们的，“在模糊的身体混合物的最深层面上”，“奴役与解放之间的斗争”在哪里展开（翻译问题）（p57）




	

Ibid.143.斯宾诺莎的传统解读区分了三种知识:第一种知识，感官知识，混乱和错误；第二种知识，理性知识，它使事物和事件的逻辑得以重建；最后，第三种知识，一种直观的知识边缘，使人们能够接近事物的本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p58）










 -
批注：作为一个封闭领域的感官知识自身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它不仅是错误，是低级浪费，而且是一种关于奴役的叙事，想塑造一种只掌控奴役工具的集体。所有人都要远离这种奴役性质的集体，没有人能够享受它带来的利益。例如今天对“中世纪感官文化史”的炒作，仿佛能改天换地的是牙鸟片和精神病人让自己发癫的药品，这只和凝滞、衰亡或基督教传染有关。认为一切都解释感官或感官可以解释一切，是更矮小的当代人与中世纪的单方面唱和。当然，感官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精通中世纪感官史不一定能回溯到公元前的古罗马时期，哪怕回溯到古罗马的第二阶段呢！所以这不自然。当代资产阶级蜘蛛以为自己能和贺拉斯、奥古斯都说上话？不，误会，能回溯到中世纪，永久活在中世纪，就可以了……




	

对于巴枯宁来说，“亲密的存在”并不是指以事物和存在为基础的神秘本质；“相反，它是最不必要的、最不内在的、最外在的一面，同时又是最真实的、最短暂的、最不可捉摸的事物和存在：它是它们直接的物质性、它们真正的个性，如它仅仅呈现在我们的感官之中，任何精神反思都无法把握，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表面性和外在性——正如德勒兹对福柯所说，“内在”“比任何内在世界都要深刻”，因为它也是“外在的......比任何外在的世界都要遥远”——存在的亲密存在可以达到永恒，在某种程度上，“它根本不是一个亲密存在，不能完全表现在它的外在关系或它对外在世界的行为的总和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枯宁可以肯定他年轻时的一个朋友尼古拉斯·斯坦科维奇的亲密存在是永恒的：“我年轻时有一个很亲密的朋友，尼古拉斯·斯坦科维奇。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伟大的智慧伴随着伟大的心灵。然而，这个人没有完成或写下任何能够在历史上保留他名字的东西。那么，这是一个亲密的存在吗？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言不发？完全不是。斯坦科维奇，尽管他是世界上最不自命不凡、最没有野心的人——或许正因为如此——是莫斯科一群年轻人的生活中心，这些年来，可以说，他们靠着自己的智慧、思想和灵魂生活了好几年。我就是其中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我把他看作是我的创造者......他的亲密存在首先在他与朋友的关系中得到了完全的表达，然后在所有那些曾经拥有过他的人的关系中得到了完全的表达，能够接近他真是幸运。”从巴枯宁到我们，尼古拉斯·斯坦科维奇的亲密存在，这种存在的折叠或微笑，因此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并为之付诸行动。（p125）










 -
批注：存在与永恒。




 -
在这无限的自由中，在这疯狂的狂喜中，所有人都是如此宽容，同情，爱他们的同胞-正直，谦虚，有礼貌，和蔼，机智......这是一个月的精神陶醉。不仅是我，每个人都沉醉其中有些人因为不计后果的恐惧有些人因为不计后果的狂喜，因为不计后果的希望。我用我所有的感官，通过我所有的毛孔，吸收了革命的狂喜气氛。这是一场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盛宴。在这里，我看到了所有人，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因为所有人都迷失在一个无穷无尽、漫无目的的人群中。我和每个人都谈过，但我不记得我对他们说了什么，也不记得他们对我说了什么，因为每一步都有新的话题、新的冒险、新的信息......似乎整个世界都被颠覆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了平常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可能的事情变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p193）




	

我们如何能够想象那些激发了curderoy和Bakunin的事件，它们似乎不仅立即超越了文字，而且超越了概念本身？我们如何才能深入了解一个对于那些经历过的人来说同样令人困惑的现实之谜？一个人怎样才能有效地成为另一个人，这个尼采在40年后肯定的超越人类的人，能够解放它所包含的权力和意志，从而使“陶醉”——这种由生活环境引起的“崇高的权力感”，这种“爆炸性条件”——强化我们的身体和感官，改变我们的“空间和时间感觉”，并允许我们感知到”极其微小和迅速的东西”？塔德和西蒙顿这一次，我们如何能够想象和“支持”，作为“生命的表现”，“每一次爆炸”，“各种形式的异议，所有的叛乱，每一次起义，无论它们来自何处，无论它们何时发生”？我们如何能够想象这些“革命前的状态”，这些“过饱和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一个结构随时可能出现”？或者，用curderoy，我们怎么能想象“浩瀚的世界”，“无限的空间”，和“遥远而可怕的地平线”的革命？我们如何能够想象从一个没有“法则”的“宇宙”和从一个“没有边界的时间”发出的“力量”的侵入和组合？简而言之(可以这么说)，正如蒲鲁东在他的矛盾经济学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怎么能够想象这种“无政府状态”和这种在人类内部可以找到的“自然”的“力量”呢？我们如何才能“穿透那些无法触及的......置于凡人的眼前，一句话，无限”？（p196）










 -
批注：感官的意义是和革命状态相关的，纯粹的感官哲学和感官研究必须是反对奴役和父权制对性的建构的。




	

正如巴枯宁所写，“在所有的事物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方面......最不必要的、最不内在的、最外在的方面，同时也是最真实的、最短暂的、最难以捉摸的事物和存在:它们直接的物质性、它们真实的个性，如同呈现在我们感官中的那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情境构成了集体存在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仅是这些社团的背景，而且是(非高级别的)各种力量的总和，这些力量有助于界定由此形成的集体的解放或压迫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情境本身总是一个集体的存在(一个暴动的地区，一个成功的政党，一个日落)，一个事件是决定性的潮起潮落的解放。（然而）情境主义者谈到“构造的情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它以一种单一的方式调动了存在的整体，在任何情况下，一种情境都不能仅仅服从于有关集体中一个人的意志、支配或愿望，除非它立即转变为支配的外部关系。（p222）










 -
批注：这不是1个人的问题，也不是1个男人或女人的问题，而是情境和集体的问题。




	

自然(见无政府状态和内在平面， 也可见塑性力、外在力、物种活动、普遍因果关系、混沌、组合统一等)。这是自由意志主义词汇中的一个传统和普遍的概念，表明存在的东西的总体性，巴枯宁将其定义如下：“由于我必须经常使用这个词‘自然’， 因此有必要使我的意思清楚地理解。我可以说，自然是所有真实存在的事物的总和。…… 在我们看来， 它是所有的生命和运动。在这个问题上， 事物的总和是什么？今天存在的东西明天就不会存在了。明天它们不会消失， 而是会被彻底改变。因此，如果我说： “自然是现在和将来在它的子宫中不断产生的事物的实际变化的总和……如果你觉得它有趣的话， 就称它为绝对— — 这真的没有关系， 只要你不把上帝这个词赋予一个与我们刚刚建立的词不同的含义: 普遍的、自然的、必要的和真实的， 但绝不是预先确定的、预先设定的或预先知道的结合，即所有具有真实存在的事物不断相互作用的特定行为和反应的无限性。 ”（p155）










 -




必要性总是内在的(参见这个术语) ，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自由的同义词。正如斯宾诺莎所说， “那东西被说成是自由的，它完全出于自身本性的需要而存在， 并且决心独自行动。如果一个事物是由另一个事物决定存在并以确定的方式行事的， 那么它就被认为是必要的，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受限制的(共同行动的)。”这就是巴枯宁的立场，他解释说：“在遵守自然法则时……人不是奴隶， 因为他只遵守自己本性中固有的法则， 这些法则是他自身存在的条件， 也是他整个存在的组成部分。在遵守这些规则的过程中， 他服从了自己。” (p156)




 -
批注：巴枯宁的自然法则体现的仍是自由意志主义。在自由意志主义中谈感官，感官就摆脱了错误知识。所谓的错误知识，就是不符合自身存在的条件的知识。




	

性(见身体、 人格和权力)。因为“活着的人是一个群体” ， 是“权力的综合体” ， 我们包含了大量的欲望和信息脉冲，现有的秩序和它的语言分类和固定在一些等级排列的领域(消化，运动、 性，精神等)。性只是这些领域中的一个， 临时的和受限制的，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思想中，不能比任何其他领域更多地被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或主要动力(Eros，libido) ，或者被认为或多或少地支配或主要的人类活动。像任何事物一样，性或性欲望只是一种结果(参见这些术语) : 一种特定的力量安排的结果，由其运作的顺序赋予其形式。社会秩序为使这一结果服从规范和污蔑偏差(例如，以扭曲的名义)的任务提供了大量的精力和关怀， 最好将这一结果转化为有益或危险的第一原则，使这一结果成为原因，使自然和文化， 无论好坏， 都能同时无可救药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相互对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试图重新组合存在的事物的总体，它也试图重新组合性的构成要素到新的安排。它试图产生与其他需求相对应的新的联想和新的欲望。因为它向斯宾诺莎确认,”还没有人确定身体能力的极限: 也就是说， 还没有人从经验中学到身体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 完全依据其自然法则,” 1 它试图(反对基督教和强加统一性的众多其他力量)发明新的身体， 在这些身体中， 构成传统上称为性的力量将在意义和质量上发生变化， 并最终能够在其他安排和其他协会的范围内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p221）





	

奴役/自由(见外部/内部、自然、法律/权利和自由)。在 l’ empire knouto- germanique 的一段文章中，巴枯宁问道：“什么是自由？奴役是什么？人的自由是否存在于对所有法律的反抗之中？我们说“不” ，因为法律是自然的、 经济的和社会的法律，不是权威强加的，而是事物、关系、情况中固有的，这些法律所体现的自然发展。如果它们是人类强加给人类的政治法律和司法法律，我们会说“是的” : 无论是以暴力的方式;；无论是以宗教或任何教义的名义，通过欺骗和伪善;；或者最后，通过虚构的方式，通过被称为普选权的民主谬误。对于自然法则，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人的一部分，简单的理由是，他自己是大自然的产物，他只是凭借这些法则而存在……大自然包围， 渗透， 构成了他的整个存在。他怎样才能逃离这种自然？[原文强调]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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